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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龙房 间 里的 鱼
口 吴虹飞

我是 鱼

小 龙 房 间 里 的 鱼

其 实 你从没 有 看过我 的 身 体

其 实 它 和 灵 魂 一 样一样美 丽

一

、 为什么要在冬天唱歌 丝

冬天快到时 ， 我终于有 了
一个 自 己 的乐队 。 你知道 ， 在北京城 ， 是个人都会

有乐队 ， 而且多数还是朋克 。 所以说 ， 有～支乐 队并不是一件 了 不得的事情 。 不

管怎么说 ， 找耐心的等待并没有落空 ， 我有 了
一个音他 ，

一个鼓 ，

一个贝 司 ， 另

一把节奏音他我 自 已弹�D�D那是乐队 中 唯一的非 电声乐器 ， 由 干我的 无能 ； 它 的

声音总会被电声的噪音无倩地吞没 。

下午 ， 我要骑车两个小时 ， 穿过几个高校 ， 立交桥 ， 路越来越偏 ， 桥越来越

窄 ， 到三环边上一个名 叫八里庄的地方 ， 有一个租下 的地下室 ， 我们和外地的商

人 、 民工 、 妓女一起排练 。 晚上我还要
一个人骑车 回 去 。 我还要在学校至上课 ，

偶尔到某个 电脑公司混事儿 。 和所有的无产阶级～样 ， 我 自 力 更生 ， 然而并不 为

此 自 豪 。 我穿过城市的地铁站时总是 由京地感到 虚弱 。 到 了 周 末我常 常摄取大量

的面包 ，

一

直屹到要呕吐为 止 ， 从而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满足 。 这和一个凤

流的小报记者从他的女同事的硕大乳房上得到安慰的原理是
一样的 。

当 我在主干道上逆琉狂奔 的 时候 ， 我知 道这与我想象 的 糜烂的 生 活柏 差甚

远 。 这个冬天我在奋发 图 强地地看 旧 书 ， 材上 春树 、 杜拉斯 、 马 尔克斯和张爱

玲 ，

一切色彩艳丽和凄凉的故事 ， 都和一个末路穷途的小资产阶级的心倩暗 中 谋

合 。 我还想写风月 小说 ， 这口不要那么生硬和阴森 ， 应该是温暖和艳情的�D�D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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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2
一

晋南北朝时期 的一个土大夫和一

个南方的撩族女子 ， 个房地产记看 ，

一

个拯救

地球的女博士 ， 看起来很庸俗 ， 实际上也可能很庸俗 ， 什么东西到我手罢都会变

得难以置信的肩俗 。 今年 ， 我终干发现 白 己 毫无 写作的天分 ， 想象 力 枯竭 ， 词汇

贫乏 ，

一

到 男 主人公和不问 的女人做爱时我就卡壳 ， 因 为 我不知道 肉休的差别是

不是类似一

只橘子和一

只苹果的差别 ， 还是一

只南万橘子和北方橘子的差别 。 这

个城市的所有单身汉 ， 几乎都有一

张大大 的双人床和成打的避孕套 ， 可是他们都

柜绝 口 答我的 问题 ， 不知 出何居心 。 所以我处处卡壳 。

我只好唱歌 。

不停地唱歌 。

我 是 杀 人 的 人／ 我 是被 杀 的 人／ 我 是 杀 人者 的 妻 子／ 我 是 它 的 帮 凶

事实上 ， 交流几平是不可能的 。 在传达 自 己 的意图 时 ， 我总是胆怔和犹豫不

决 。 我们在 卿场 》 这首歌卡壳 了 。 我姜干提及我的企图 ， 可能这件事惰根本就

是漫无 日 的 ， 是任性和徒劳的 。

’

开始是阴 森的 、 若有若无的哼鸣 自 言 自 语 ，

然后
‘

啪
’

的一声全打开 ， 噪音 ， 紧张 、 恐怖 在杀人 ； 然后是 民 间 送葬的嚎

亮 ． 高昂 的 吹呐 ， 喜庆的 ， 然后是温柔的小调 ， 抚慰死吉
”

我徒劳地打着手

势 。

我们面面相觑 。

送葬是什么样子的 Q

我 曾经在清晨听过 。 在一个偏远的小县城 。 有人死 了 ； 是个有钱人 ， 吹奏 了

三天三夜 。 很高兴 。 人死 了是
一

件很快乐 的事情 。 中 国 人的生死观很奇特 。 然而

庄子的鼓盆而歌业己 失传 。

木士的 ， 热烈的 ， 送葬 。 美丽和欢快 。 这样的冬天 。

要 用 七和弦 。

”

贝 司说 。 可是这与和弦无关 。

我和贝 司打架 了 。

他不知说 了 句什么 ， 我说你妈逼 ， 他说你妈逼 。 我拖着音他扑 了L去 ， 被他

在头上打 了
一

记 。

我哭 了 起来 ， 很大声 。 眼泪掉在地上 。 我设想到 眼泪 竟是这么 巨大 ， 大得让

我充满 了 好奇 。

最后 ， 我抬头嫣然一笑 恻l我做什么 ， 我又不是你老婆 。

鼓干军龄最小 ， 业务最好 ， 所以被我们宠爱 。 他失恋后迅速堕入 丁 另 一

场 恋

麦 。 我帮他买来素雅而美丽的信纸 ， 我们 －

起为 他的 第一

封惰书 出 谋 戈 IJ 策 ，

一

起

坷那个年方 N 的女主角进行严密的心理分析 。

一个地下室的女人总喜欢跑过夹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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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吉他手的 身L摸采摸圭 ， 并大惊小怪地尖⋯ 。

其实 ， 早己经不是恋爱的季节 了 。 E
-

MAIL 里总是写 着 新邮件 0 封 。 夏天

女孩子的蓝色长裙 ， 地铁站至昙花一

现的 抽 吻 ， 公共汽车上透明 的 阳光 ， 情人头

发至残余的香波气昧 。 总是到 了 秋天我才会u 白 ； 幸福是永远的 乌扦邦 。 我总是

来不及对幸福作出 规划 ， 包括做饭 ， 洗衣 、 购物 、 做爱 。 清晨 ， 我像
一

个 民工～

样穿过凄冷的街 ， 那条街的名宇 叫 幸福大衔 ， 而我因 为 对幸福心怀鬼胎而神色仓

白
ic

偶尔 ， 徘练回 来我会经过
一个教徒的家 。 他有黑泽明 、 伯格曼 、 阿莫 多 瓦 以

及数不清 CD
。 他完全可以活在一个色彩绚丽 的 声音和颜色 的世界至 。 锅至欢快

地煮着 白 粥 。 他坐在我对面 ， 默默地递来～本小小的箴言录 ， 第 38 条 ， 他说 。

第 朋 条是主对我们千篇一律的告诫 ； 不要讽迷干欲望之 中 。

我想 ， 为什么他不站起采 ， 邀谓我和他一起上床呢 Q 屋至这么温暖 ， 床这么

洁净 ， 而我又那么寂寞 ， 那么地需要安慰 ， 我一定不会拒绝的 。

然而 ， 他只是静静地坐在我 的 对面 。 堕落也是需要资本 的 。 必须有 一点 姿

色 ，

一个丰满的胸部 ， 和一点点廉价的香水 。 而我只能面无表惰 ， 用 了 干 巴 巴 的

声音唱歌 。 设有人看到你所说的那种更为 美好的生话 ， 我说 。

大一的时候 ， 我想嫁给一个摊煎饼的人 ； 大二的时候 ， 我想和一个修 自 行车

的入结婚 。

现在 ， 我只是希望每个周末都有巧克力 吃 。

你看 ， 我并不是那种有恨多奢望的人 。

在为 自 己 辩护的时候 ， 我知道 自 己 其实欲壑难填 ， 贪得无厌 。 我唯一的信仰

是巧克力 。 在灯火通明 的超级市场 ， 我常常被这些过于丰厚的物质感动得热泪盈

眶 。

我犯 了 所有的过错 贪 ． 嘎 ． 痴 ； 但从来不思悔改 。

临走前 ； 我给他留 下
一块廉价的巧克 力 。

公 司 的 问事在我对面吃饭 。 我恨少见到他 ， 因 为 我很少上班 。 大大 的 圆 桌上

只有我们两个人埋头吃饭 。 突然他说 ， 我很想念女友的 身体 。

找说 ， 你可以去找她 ，

我找不到她 ， 他说 。

为 什么 Q 我心不在焉地吞丁
一

块排骨 。

因 为她死 了 。

我尖锐地笑起来 ， 不要这样嘛 ， 这样恨好笑 的 。

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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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一起去坐地铁 ， 路过繁华的琉璃厂 ； 华灯初上 ， 大街上轰鸣着 当 下流行

的歌 ， 还有主持人酮得流蜜的嗓音 。

请你为我唱
一酋歌 ， 他说 ， 我们曾经哭泣 ， 也曾共同欢笑

我一直没有唱 。 地铁至很拥挤 ， 有人在看报 ， 有人盯着我的 帽子 。

到站 了 ， 我说了 一声再见 ， 然后下车 。 没有 回头 。

不可以为 别人悲伤 。

0o一
一

你要站着弹琴 ， 站着唱 。

我说为什么要站着Q

因 为你在演 出 。

那柯木为 什么坐着 Q

那是 UNPLUGE 。

为什么不是 uNPLUGE 就不可以坐着唱 Q

那就是民谣了 。

民谣又怎么 了 Q

你总不能大家站着你一个入坐着吧Q

那鼓手为什么不站着 Q

除非你们坐着撤尿我就站着唱 。

我只是不想站在台上 ， 不想站在那男让别人看着我 。 我不想表演 ， 我只想蜡

缩起来 ， 唱歌 。

事实上 ， 我想我并不热爱摇 滚 。 1998 年 的 最后一

天 ， 我一个人在
”

忙蜂

酒吧 。 台上有很多 乐 队 ， 乱哄 哄 的 ， 热火朝 天 。 我站在那至 ， 心里 又害伯 又孤

单 。 我谁也不认识 。 我也不要和他们
一样 。

半夜 4 时我爬起来打 电话 。 电话那
一

头的声音苍老而疲惫 喂 ， 请说话 。

我突然锐起 了 嗓子 ， 唱 了
一首欢快的儿歌

我 是 一个粉 刷 匠 ， 粉刷 本领 强

哎 呀 我 的 小 鼻 子 ， 变 呀 变 了 样

二 、 白糖饼的往事

没句人一生下来就是摇滚歌手 。 在 T 大这所工科大学至 ， 我 的 芒 字 叫 阿飞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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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号是 930302
。 老师们在我 的 学号丁面打分 ， 但我不可以 。 和所有 17 岁 的入

校新主一样 ， 我不知道 自 己 将来会成长为 什么 样子 。 我是那种最普通的 学生 之

一

： 考试成结虽然不是特别好 ， 但都没有要补考的 ， 所以并不让教授们操 。 卜 。 绝

非学生千部 ＼ 积极分子或者又艺骨干之类 ； 所以也不容易遭入讨厌 。 偶尔无伤大

雅地逃一

两节课 ， 学校里组织什么活动 ， 也下怎么热心 。 我不孤僻 ， 但绝不是大

众惰人那
一

款 。 每天看霍专业书 ， 到 文验室做一整天 的 实验 ， 听 听随身 听 的点播

节 口 。 不会化妆 ， 不会扭屁股 ， 不会抽 烟 ， 不会喝酒 ， 连摇滚乐都很少听 ， 是面

目 可憎 、 语言乏 味 的学院女子 。 长得不 爿 ， 但没 有人对我惊艳 。 周 未偶 尔 吕腮b

舞 ， 认识一些男 孩 ， 却都没有兴趣继续约会 。 多年来 ， 我一言无所事事 、 虚震华

年 。 我的志 向 无非如此 做一个端坐莅 写 字楼里衣着整洁 的 白 领 ， 学会发传真 。

打打字 ， 和男 问 事或者男 上 司 谈谈恋 爱 ， 最后把 自 己 嫁 出 宏 ； 成 为 一个洗尽铝

华 、 烧水做饭的小妇 入 ， 等有 了 足够 的 钱财 ， 我要买
一辆通体艳红 的

“

天津 大

发
”

； 穿有 网侗 的黑色丝袜去上斑 ； 做美容 ， 不定 期 翻检老公 的 口 袋 ， 偶尔骂 骂

邻居的瞄 。 随着时间流逝 ， 年事渐长 ， 我渐渐悟出 一个道理来 ， 那就是 我只能

是
一个没有 出息的人 。 当然 ， 没有人天生就是没有 出 息的 。 些

干在幼儿园 的时候 ，

一个天才儿童就巳 经初现端倪 了 因 为 经常被当 地的小

孩子孤立 ， 我比别的孩子会写 更 多 的字 ， 我会 用 加 洼做减法 ， 会用 加洁做乘洁 ，

会背英文字母 ， 会唱简谐 ， 会在纸上 画 钢琴的黑 白键 自 己 弹 ， 会 自 编歌曲 打发漫

长的下午时光 。 这几乎都是 自 己学会的 。 所以说 ， 我的确可 以称得上是
一个天才

几童 。 不仅如此 ， 我曾经还是
～

个非 常有志 向 的 小孩 。 因 为 那时 当 教师很光荣 ，

所以我立忘当 小学教帅 后来好像清洁 工 人也很光荣 ， 所 以我又立 志 当 清洁工

人 。 当 我说出后一个忘向 的 时候 ， 我的工人妈妈倚直是怒不可遏 。 但是她又说不

清楚为什么 当清洁工人不好 。 曾经有一段时间 ， 我的理想发生 了极大 的冲突 ， 日

为 我不知道长大 了 当 歌 唱 家 好还是 当 舞蹈家好 。 后来我终于忍痛舍弃 了 当 歌唱

家 ； 因 为 当舞蹈家可以穿主光闪 闪 的 大蓬长裙 。 但事实如此 ， 我既不唱歌 ； 也不

跳舞 ， 因为 我是一个胆子很小的小孩 。

小 时候我喜欢到垃圾堆里捡垃圾
一

个玻璃瓶 ，

一个瓶盖 ，

一

段小绳 ，

一

张

铝掐或者檐纸 。 我以为 ， 只要持之 以恒地到 垃圾堆里找 ， 就一定会找到 我想要的
一套塑料小餐具 。 但是尝有干净 的 当 地小 女孩 嘲 笑我 ， 说我是

”

通遏猫
”

， 那是

形客小孩于的最恶置的词 ，

一般是捐尿床和流鼻涕 的小男 孩 。 奇异的 自 奠 IL＼简直

让我感到痛苦极了 ， 这种痛苦是隐秘的 我不能说出去 ， 又不敢哭 。 在那一

个时

期 的 J ［童生涯买 ， 有一个叫
”

邹秋雁
”

的女孩子成了我生命 中 最重要的支柱 ： 她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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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喜欢到垃圾堆至捡垃圾 ， 而且她比我遗遏得多 。 我从来不嘲 笑她 ， 因 为 只有她

从来不会让我感到 印惭形秽 。 我妈妈时常 发现我捡到 的 小东西 ， 她会扔掉它们 。

我只能默不作声地看她扔 。 所以 ， 当 我还是
一个很小的小孩的 时候 ； 就和妈妈有

代沟 了 。

早在三岁 多
一点的时候 ， 我就梦见我穿着大红的衣服和戴着凤冠 ， 嫁给 了 小

儿班最好看的 男 孩于 了 。 我很高兴地把这个梦音诉 了 我的堂姐和妈妈 ， 虽然她们

都是女人 ， 但她们一点也不尊重
一

个三岁 女人的 隐秘的愿望 ， 所以她们就大声嘲

笑我 ， 只要想起来 ， 就笑我 ， 我好不容易 才等到她们忘记 。 所以 ， 我变成 了
一个

不轻易诉说 白 己愿望的小孩 。 当想吃五分钱的 曲 糖饼时 ， 我隔着玻璃柜子花很长

很长的时间注视着它们 ， 决不会说 出 来 。 我对 白 糖饼的感情持续 了 很长 的 时间 ，

几乎以为 它是世界上最好屹的饼 。 我仍然清晰地记得一个小女孩的 口 光 。 穿过冰

冷的玻璃 ， 落在默默无语的 曲 糖饼上 。 在我的青春期 ， 我就用 爱 白 糖讲的方式爱

一个男孩子 ， 我只是无休无止地在 ， 卜里注视他 ， 决不吐露分毫 。

我是
一个非常乖的女孩子 ， 因 为我上课不讲话 ， 不乱动 ， 我最喜欢的事情是

考试 ， 我总是考得非 常 好 ， 好得老 师都懒得表扬 我 了 。 男 孩子们特别喜欢欺负

我 ， 因 为 我梳着长长的小辫子 。 而且我从来不告诉老师说有人扯我辫子 ， 也不告

诉大人 。 因 为 即使告诉 了 大人也不会营 。 所以男孩子恨喜欢欺负我 。 但是我经常

给那些顽劣的男孩子补 习 功课 ； 我讲功课的本平几平和老师
一样好 ， 我总是非常

耐 I 卜 ， 循循善诱 。 其实 ， 我只是希望他们会因 此不再欺负我 了 。 这个方洼果然有

效 ， 他们果然不欺负我 了 。 所以我总结 出 一个经验 如 果想别人不欺负你 ， 你就

得对别人好 。 因 为他们被你帮助过了 ， 就不会欺负你 了 。 这个经验后来在成人的

世界男被证明是错误的 。 尤其是在谈恋爱的时候 ， 你不要以为 你对别人好 ， 你很

耐心 ； 很隐忍 ， 别人就会不欺负你 。 相本不是这样的 。

9 岁 的时候我就开始暗恋班上的一个黑脸小男 生 ， 在整个高 中 时代 ， 我对学

校男 生的惰书一

概不予理睬 ， 而只是保持和那个小男 生长时间 的通信 ， 严肃地材

论永动机的设计 。 尽管我己经竭尽所能 ， 而它还是 因 为 无洁克服空气的摩擦力 而

宣告失败 。 因 为 爱他 ， 我决定做
一个忠贞 的女人 ，

一直到 19 岁 为 止 ， 救发现我

晤恋的男 生巳经变得非常非常地胖 ， 完全不适台做
一个梦 中 情人的形象 ， 我想可

能也是时问的 问题 ， 我觉得 自 己渐渐地不爱他 了 。 那个男 主在变胖之后 ， 给我看

了 他小学五年级的 日 记 ， 大 概是这 乞 写 的 今天阿飞打 了 我一拳 ， 过 了 一会儿 ，

她又打我一拳 。 我没萄还子 ， 后采她哭 了 ；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哭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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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乡那年 ， 我 出 走 了
一次 。 我和 3O 年代的女革命青年

一

样 ， 痛恨资产阶级

的家庭 ， 但实际我的 家是工人阶级 。 我认为 母亲既不理解我 ， 也不很爱找 。 我渴

望完成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私奔 ， 希望很多年之后我再度 出 现时 ， 我会成长为 高大

而美丽的女侠 ， 仁慈 ． 慷慨 、 武艺超强 ， 宽容地原谅 了 当年扯我头发的臭屁小男

生 。

我坐上一趟火车 ， 列车 员 没有为 难
一个高 中 学生 ， 所以我

一

直坐 到 了 尽头 。

我到 了 海边 。 海是灰色的 ， 不是我想象的那样蓝 。 我很夫望 。 而且到 了 晚L ， 我

又饿又冷 ， 又害怕 。 那是
一次很夫败的英雄行动 ， 我又 回 到 了母奈身达 。

终于到 了 高三 。 我莫名 其妙地得 了
一

种 失眠的病 。 屹什么维生素 、 太 阳 神 ，

打什么针 ， 做什么思想工作都不管 用 。 后来我不停地看安徒生童话�D�D非 常忱郁

的童话 ， 就好了 。 反正设有耽误高考 。 那时候摆在我面前的有三条路 第一

条是

当 尼姑 ， 第二条是考作曲 系 ， 第三条是上大学 。 第一

条是 因 为 我想每天早L起来

熬一大锅粥 ， 然后 白 天去打羽 毛球 ， 饿了 就吃粥 ， 晚L念经 ， 这 壶然是很不现实

的 ； 对干第二条 ； 我的班主任非 常恼火 ， 因 为 他认为 我是一个调 皮捣蛋 的学生

在宿舍里养小鸡 ， 在男 生抽屉至放老 鼠 ， 在英语老师背后贴
“

kiss me 的 条子 ，

这
一

种选择无疑也是捣蛋的结果 ， 所以他给我做了 思想工作 。 他问我 ， 你会什么

呢 Q 我想 了一

下 ， 我确实什么也不会 ， 甚至胆小到不肯开 口 唱歌 。 我只好去考大

学 了 。

在 T 大 ， 我终干成长为 一名平庸的女子 。 我的智商开始下降�D�D无论是学什

么 ， 我都学不会 ， 就连弹音他也是半瓶子醋 。 我曾 经立志做一个诗人 ， 但我确 实

没有多少写诗的天分 。 小学四年级 ， 救反复地寻找的
一

童韦是
“

秦可卿淫天天香

楼
’

, 12 岁 之萌 ， 我看完 了 盗版的 幢太菜夫人的情人 》 ， 并目迷恋着香港警匪

片火光枪声中 的惰与仇 。 后来 ， 看 了 川 端康成和萨德 ， 我立志 写最黄色 的 小说 ，

结果连屋至最纯情的女生看 了 都觉得非常纯情 。 后来这些小说基本上都是死人小

说 ， 就是
一

到 写不下去的 时候 ， 我 的 主人公就会翘辫子 ， 通常 是最快捷的 方式

跳楼或者被车撞死 。

终干到 了 毕业 ， 小时候捡垃圾的 习惯遭到 了 应有 的报应 ， 我做的是关干 回体

废物处理的课题�D�D 中 国城市垃圾焚烧可行性分析
”

。 于是我天天士大垃圾堆

捡垃圾 ，

一共捡 了 121 . 2 公斤 ，

一

点一点地运 口 实验室 ， 那种气味害得大 家都

怨声载道 。 我把这些垃圾很科学地分成 了 12 类 ， 每一类都仔细地称重 ， 烘干 ，

再称重 ， 测含水率 ． 比至 、 热值等等 ， 那是有主以来我对一件事物 了 解得如 此透

彻 。 我用 翔实的数据说u 了 焚烧垃圾的经济效益 焚烧发热可以发 电 ， 供暖 ， 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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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煤 电 ， 烧的热水可以开澡堂 。 门 票每人 1 元 。 还可 以开 咖 啡馆 ； 每杯 咖 啡 2

元 。 我还是激怒 了 系里的教授们 。 因 为 大家都是搞垃圾填埋的 ， 如果垃圾拿去焚

烧 了 ， 就没有人愿意填埋 了 ， 他们就会失业 。 尤其
一

个枝术员 出 身的老太太倚直

就是义愤填膺 ， 她养了 十几年的蚯蚓�D�D让蚯蚓 屹垃圾 ， 真是亏她想得 出 。 她根

本不相信第三世界国 家可以对垃圾实行大规模的焚烧处理 。

只要我不开 口 说话 ， 大家都会认为 这是
一个很文静的 南方女孩 。 但不久之后

我还是摇身一变 ， 变成为 了 幸福大街声音尖簿 ， 面客模糊 的女主唱�D�D连我 自 己

都不相信这个事实 。 尽营我的功课不是那么好 ， 但我仍然是系里最谦卑恭 良 的女

学生之一

。 这个转变过程非常复杂 ， 但一言 以蔽之 ， 无非是岁 月 和流年 。 在我 尚

且非常年轻的时候 ， 我遇到 了 一个人 ， 他的 名 字 叫 小龙 。 叫 小龙没有什么可奇怪

的 。 不幸的是我爱上 了他 。 爱上～个人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， 但我的生活从此发

生 了 翻天覆地的改变 ， 我耗费 了 我所有 的精 力 和才华来争取这个名 叫 小龙 的 人 。

我知道我只是
一个普通人 ， 连美国都可以被炸 ， 我不相信一个普通人的悲喜能够

带给别人多大的感触 。 每每在昏暗的酒吧对着寥寥可数的 听众唱歌的时候 ， 我总

是想起小时候 ，

一

个小女孩的 口 光 。 它穿过冰净的玻璃 ， 落在默默无语的 白 糖饼

上 。 她不肯说她要 。

三 、 诲豚宾馆和魏晋南北朝

在那些青春如 白 开水一般的 岁 尸 至 ， 我常 常坐在图 书馆 的馆藏室至 ， 翻看二

三十年代业巳发黄的 口 书 。 关干胡适 ． 陈独秀 ＼ 梁遇春 ． 张恨水 、 叶公超 、 李金

发 那个年代 ， 人们敢于陈述备种主张 ， 关干艺术和诗 ， 爱情和革命 ， 机智而

热惰 。 我常常一个下午都坐在那男 ， 抄抄笔记 ， 或长时间地发呆 。 我并非一个爱

动脑筋的人 ， 脑子至常常空空的 ， 只是静静地坐在那至 ， 打发漫长的下午时光而

巳 。 图 书管理员巳经 四 十 多 岁 ， 身材高桃 ， 头发微卷 。 她有点 老 了 ， 但仍 然很

美 ， 甚至还很性感 。 我第一次看见
一个女人超过 40 岁还那么美 。

‘

这些书可 以拍

照 ，

’

她说 ，

‘

但是不能复印 。

”

她声音柔和而礼貌 ， 就和一个知识分子
一样 。 她

应该有情人 ，

一

个完全配得起她的情人 身 居教授高位 ， J ［孙满堂 ； 白 发在鬓 ，

但仍步伐沉稳 ， 声音洪亮 。 我过 玄常常想象他们在大房子的无人看见的 旨暗角 落

里 ， 在那些被遗忘的死人的 书 中 间 ， 迫不及待地拥抱 、 爱抚 ． 亲吻 ， 悲叹这场黄

昏 恋爱的艰辛和来之不易 。 而死人的 书则静静地立在某个书架上 。

这个图 书馆历史久远 。 通体为 红色的砖墙 。 因 为 时间 的缘故 ， 颜色有些斑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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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 。 墙上爬满了 常春藤 ， 层层叠叠的 ， 直到冬天才肯褪去深绿的外衣 。 图 书馆如

一

个寡言的老人 ， 时常静默于黄昏 的余晖之 中 。 透过窗户 ， 常常看到远处屋顶上

残余的霞光 ， 黑色羽毛的 鸟几划过逐渐暗淡的天空 。

这个学校有两万 多 学生 ， 但大 多 为 理工科 ， 这些死人 的 书 对他们是不实 用

的 。 所以这至来人极少 ， 经 常 就我和一两个老头几 。 有 时某个管理 员就趁着人

少 ， 在阅览室里哗啦哗啦地洗衣服 。 我就穿着厚实 的棉布裙子�D�D从南方带过来

的 ， 戴着眼镜 ， 用红色发卡别 了 头发 ， 坐在扶椅上 。 这个图 书馆的 书是不能外借

的 ， 只能在这至看 。 整个下午我都安静地坐在那里 ， 直到 那个美丽的 管理员说
“

间学 ， 闭馆 了 。

’

我就温顺地把韦还给她 ， 收口我的学生证 ， 收拾韦包离开 。 每

天如此 ， 礼拜六 ． 礼拜天除外 。

春天到 了 ， 图 书馆 问 口 的路边贴 出 了 告示 。

天 气逐渐 变 暖 ， 请 大 家注 意 空 气 中 的 微 尘 和 花粉 。 已 经 有 3O 位 同 学 因 花 粉

中 毒住入校 医 院 。 请大 家远 离 一 切 生 产 花粉 的 花朵 。

我躲在图 书馆至看材上的 幡 、 舞 、 舞 》 ， 远离空气中 无声飞舞的花粉 。

; l , ；、 。 。 、 ＿ 、 。 。 。 ； , 009“

我总是梦见海豚宾馆 。

”

二

那些文字的确是我曾经熟悉的 。

春天总是很忙 。 打工 ， 上课 ， 买纯棉的衬衣和村上的韦 。

管理员在角 落男洗衣服 。

今天礼拜五 。 礼拜六不开1 礼拜天亦不开 。

下午 ， 图 书馆来 了
一个陌生的女孩 。 瓜子脸 ， 眉清 口 秀的 ， 头发一丝不苟地

扎在脑后 。 她要完成选修课 的作业 ， 故而奋 力 抄韦 。 她是个美丽 的 女孩 ， 腿很

长 。 这个世界总是有数不尽的美丽女孩 。

奇怪的是小龙爱上的任何一个女人都不美丽 。 按理说 ， 小龙应该爱上我 。 但

是没有 。 我第一衣看到小龙 时我就预感到 小龙永远不会爱上我 。 事实 果然如 此 。

也许是太爱一个人 ， 反而很难如愿 。

下午 300 ， 给小龙 电话 。

电话机的 留 言说 ， 你好 ， 我是小 龙 ， 我们 乐 队去 了 珠诲 ， 有事请 留 言 ， 谢

谢 。 我扔进几个硬币 ， 又打了
一次 。

你好 ， 我是小龙

我柔声说 小龙 ， 是我 。

， 谢谢 ； 小龙说 。

我默默挂上 电话 。 那些硬币 哗啦
一声落下 ， 再无声息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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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不喜欢珠淘 。

我还不太懂事的时候 ， 在那里和一个男 孩好过 。 他显公司 职员 。 大我差不 多

两声 。 其实他非常有钱 ， 可能是家罢 当 官 的缘故 。 但 当 时我并不知道他有钱 。 每

天上班前 ， 他都放 200 元在桌上 ， 但我从来没有拿过 。 他长得很是俊秀 ， 脾气也

很温和 ， 我喜欢他的那件蓝色的水洗布衬衫 ， 很 口 了 ， 洗得干干净净地放在衣柜

里 。 我喜欢穿 了 那件衬衫 ， 再穿
一

条短短的灰色格子裙 ， 穿着拖鞋和他到海滨路

闲逛 。 我第二次去珠海的时候他提出 和我做爱 。 第工天晚上他仍然哀求我 。 我迟

疑 了
一

下顺从了 ， 可能是从采没有拒绝的 习惯吧 。 他没有亲我 ， 也设有抚掸我 的

头发 。 汗如雨下 。 我听到外面说话的声音 ， 生硬目粗俗的广东盾 ； 似乎有人在放

国际歌 ，

一个小贩在外面高 叫 着 卖棉花糖 。 半夜醒采 ； 听 到 雨在屋顶发足狂齐 。

还有英年早逝的舒伯特 。 我坐起来 ， 氧上 眼镜 。 在黑暗 中 依稀看见他穿着睡衣 ，

像孩子
一样熟睡 。 我感到害怕 ； 却不知道为什么害怕 。 几个月 后他在 电话里告诉

我他巳经有 了 女友 。 我说 ； 我们做 了 多 少次Q 每
一衣应该多 少钱Q 他说天； 耻就把

电话挂了 。 我一直没有机会说我并不想和他做爱 。 真的 。

010 。。 。 、 ＿ ＿ 、。 、 l ＿ 。 。。 。。 。 。＿ 、 、。 、 ＋＋ 、＋ l 。 ＿ J , ＿ 。 。 。 。。。 ＿ 、 Al

ed 桃花开 了 ， 透过图 韦馆的窗户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 ， 和去年
一

模一样 ， 开放

于问样的时候和地点 。 我的小说至不要 出现桃花 。 要避开空气中 的微尘和花粉 。

很久 以来 ， 我一直计划 着写一木小说 ， 叫 《 魏音南北朝 》 。 关子炼丹「 ， 写 诗

和沉洒干妾童的爱情 。 关干司 马 家族 ， 广陵散 ， 和独 白 起舞 、 冷若冰霜 的侍妾 。

她被勇猛的将军从蛮族掳掠而来 。 为 此 的代价是战争 ， 是灭族之灾 。 那个部族在

人类历史的长河 中 消失 了 。 包括它 的 名 字 。 我是它 唯一的后代 。 之所以我知道得

如此清楚 ， 是因 为 那个不苟言笑的异族女子是我父 亲的母亲 ， 我父亲的 父亲 因 为

无洼得到她的爱而命她 自 尽 。 我父亲为逃避司 马政权的灭 问屠杀而落荒南逃 。 他

因 此丢夫 了 可以流传后世的诗韦 。 所以你翻开二十四史的晋代
一卷 ， 可以看到 关

干我父亲的记载只写着 供诗三卷 。 从此我们 的 家族再没有人写诗 。 父亲逃到 南

方后他爱L了一名异族女子 。 她那时候在 山 匕一边采茶一边唱歌 。 她皮肤黝黑 ，

充满蛮族女子的娇俏和野性 。 她不该冲 着狼狈逃窜 的 父亲嫣然一笑 。 这住定 了 她

将招来身体的屈辱和杀身之祸 。 他谒望她 。 于是他丢掉他苍 囱 雅懦 的气质 ， 追踪

她 ， 并强暴 了 她 。 原谅我用这个不雅的字眼 ， 召入说过 ， 所句的女人都渴望被强

暴 。 也许这是真的 ， 但其实更 多 的是男 人对女人的
一

种冷酷和恶霉的臆想 。 父 亲

用 15 锭银子向她势利 的 父母换取 丁 那个十五 妄 的女人 。 她很快就死 了 。 也许是

因 为 爱上 了 别人 。 她斗胆和一个 口 不识丁的猎户眉来眼去 ， 并为 他唱起南朝 的 民

歌�D�D而且远远比史书记载的更加热情 、 风骚 ， 充满 了 情欲的苦味 。 妒火 中 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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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干是拔 匕 剑来杀死 了 她 。 但他很快就后悔 了 ， 他用 尽一切办洁堵住他亲子刺

下的伤 口 。 血流得很慢 。 她干是也死得很慢 ， 其实也就更为 痛音 。 奇怪的是她不

肯呻吟或者哭位 。 尽管她天生拿赋她还设有来得及如 父 亲期待的
一样 ， 学会足够

的字去写诗 ； 正如那个朝代所有的人一样 。 所以她无声无息地被杀死而没有被史

书记载 。 如此说来 ， 她其实并没有生下我就死 了 。 那么我从何而来 Q 我对 自 己 的

身世充满 了 好奇 ； 到底是哪个女人与我血 肉 相关的 Q 在读博士 的 期 间 ， 我定期 去

拜访
一个研究魏音史的教授 。 我们成为忘年之交 ， 每 当发现

～点点史书L被忽略

的细节 ， 我们都会陷入工喜之 中 。 他以为 我和他
一样 ， 对魏普史充满 二 工热的 严

谨的热爱 ， 其实我只是很想查 明 自 己 的 身世 。 尽管我努 力 寻找 了
一d线索 ， 但它

们总会因 为过干简约 的记载而莫名地 中 断 。 最后我放弃 了 这种徒劳 的追寻 。 我 明

白 了 的背负 着h史的大悲大甸的笔洁清峻的史家们其实并不关 。 卜脆弱 ． 暴辜的个

体 。 那个朝代的惰欲和暴力被完全省略 了 ， 只剩下政权的更替 ， 倾轧 ， 战争 ， 屠

杀 ， 天灾人祸 ， 星宿怪诞和暖昧的暗示 。 后来我发现我所知道的我们 家族的女性

都死干被杀 ， 而且都在她们极为 年轻的时候 ， 在刚 刚 爱上 － 名 男 子的 时候 。 她们

的一生短暂而悲惨 ， 而那
一缕血痕总是被历史无惰地掩盖 ， 抹杀 。 最后我发现 了 M

一个秘密 。 我设有足够的证据去揭示它 。 也许它 只是我的 又～次大胆的妄想 。 在

苍 白 的少女时代 ， 当 我 因 为 莫明 的情欲而无法人睡时 ， 校医不得不在我的细小 的

静脉 中 注射无色透u的液体 。 寄宿宿舍里的所有的女孩子都期待地看着我 ， 希望

我汛沉睡圭 。 但我仍会在如 水 的深夜悄然起身 ， 坐在院子 中 问 ； 把头埋在臂弯

里 ， 小声地哭泣 。 那是我唯
一

写诗的 时期 。 我用蓝色的 墨水写道 肃杀桃花 ， 桃

花杀我 。 所以 ， 你早就存在 ， 远远在我认识你的 时候 ， 我就已 经是你的女人 了 。

我采继续述说前一个秘密 。 那个被掳掠而来的异族女子 ， 也就是父亲的母亲 ， 以

及那个被父亲强暴并杀死的异族女干 ； 还有坐在这个屋子至从事隐秘而无望的 写

作的女人 ， 她们很有可能是间
一个人 。 她们在恨隼轻的 时候死士 ， 然后复生 ， 然

后 ， 毫无希望地重复相 问 的命运 ， 被杀 ， 复生 ， 被杀 ， 复生 。 最后 ， 她们 的 生命

将终结干我 ，

一

个不停寻求身世之谜而最终一

无所获的南方女子 。 间样地 ， 我也

是异族女子 ， 通晓我们部族的语言 、 歌谣 ． 传说和隐秘的祭祝仪式 。 现代的社会

为 我们编纂 了
一整套的风俗 、 厌史 、 语言 、 服装 、 神话 ． 民 间传说 。 但我知道我

们的厌史身世是已经注定的 ， 所以我们必然是无 比脆弱 ， 无 比 隐忍 ， 而目温柔 ．

知命 。 我村 I 卜接受 了 强大的宿命 。 当我爱上别人的时候 ， 我将被杀死 。

我穿着厚实的棉布裙子 ， 戴着眼镜 ， 用 红色发卡别 了 头发 ， 坐在 昏暗的 图 书

馆至 ， 苦心经营这部名 叫魏青南北朝 的小说 。 我希望令人震惊的情欲和死亡反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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